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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喜欢打扮，喜欢追星，喜欢八卦——
这些最终成了我们口中“不务正业”的佐证。

去年一家人去苏州，车子经过金塘大桥
时，她忽然冒出一句：“爸爸，陈粒明年要来
宁波开演唱会，我想去现场听……”

话没说完，妻子果断打断：“都快读高二
了，还想着这个？等毕业了再说。”女儿眼里
的光瞬间熄灭了。她没有争辩，只是默默把
脸别向车窗。我从后视镜里偷瞄了一眼，心
里泛起一丝同情。我尝试播放陈粒的歌，女
儿跟着哼了起来——很治愈的旋律。我突然
想起，好多次她在卫生间里，播放的就是这
样的音乐。水声、歌声混在一起，像是她为自
己搭建的一个小小避难所。

转眼到了高二。试卷堆成山，高强度的
刷题，加上青春期人际交往的困惑，女儿的
情绪变得不太稳定。“爸爸，我对学习麻木
了。”有一天晚上，她淡淡地对我说。我看着
她的眼睛，那双曾经亮晶晶的眼睛，此刻像
蒙了一层灰。我想起自己也曾经历过的、炼
狱般的高中生活，拍了拍她的肩。妻子在一
旁打气道：“再忍一忍，一年很快就过去
了。”女儿走进卫生间，QQ音乐里又传来了
陈粒的歌声。我忽然懂了——对她来说，这
不是追星，是治愈。

四月的一天，女儿夜自习回家高声嚷
道：“爸爸，陈粒4月25日来宁波开演唱会，
我想去看！”趁她洗澡，我偷偷下载了“大
麦”APP，填好她的信息。我想给她一个惊
喜。洗漱完毕，女儿来到我床前，还没开口，
我说：“我已经下了软件，会帮你抢票的。”
她愣了一下，然后张开手臂，把整个脸蛋贴
了过来。

之后她不放心，认真向我传授抢票攻
略，提醒我一定要设闹钟。看着她那副煞有
介事的样子，我心里觉得好笑，又有点酸。

3月12日下午开票。女儿从学校寝室打
来电话：“爸爸，别忘了啊。”我守着手机，手
心冒汗。为确保万无一失，还特意向同事请
教经验。开票前五分钟，我重启手机，死死盯
着界面，反复点击——终于抢到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惊叫：“呀——”我可
以想象，那个下午，她一定度过了高中生活
里难得的一段快乐时光。

日子如水流过。每晚回家，女儿有时喊
累，抱怨饭菜；有时分享校园趣事。因为玩手
机太晚，我们数落她，她就会生气地摔上门。
矛盾激化时，妻子开始埋怨：“当初就不该瞒
着我偷偷买票。其他家长都说你太不理性、
太宠她了。你的付出，女儿会感受得到吗？”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想起自己十六七岁的时
候，那些被忽略的渴望，那些永远被推迟的

“以后”。
4月25日，演唱会当天。下午2点，我叫

醒午睡的女儿，她起来化妆，一直画到2点
半。我忍不住数落：“看个演唱会化什么

妆？”她听烦了，把门一关，躺在床上难受起
来。3点15分，她才出来，我打量了一下——
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那一瞬间，我忽然意
识到，她不再是个小女孩了。她正在用自己
的方式，对待这场期待已久的奔赴。

一家三口出发前往宁波。车到金塘大桥
时，我从后视镜里观察——女儿斜着头，像
一只小鸟一样睡着了。

晚饭后，我们把女儿送到奥体中心前
门。她跳下车，转身离去。“看完记得发信
息，爸爸会在门口等。”我和妻子则去了慈城
夜游，逛了一圈便匆忙赶回。我把车停稳，独
自前往检票口等候。

APP显示演出预计9点半结束。8点45
分，我就早早守在门口。白天气温高得吓人，
到了夜间却一下子降了下来。坐在冷冷的长
椅上，有些无聊。慢慢地，人多了起来——有
提早离场的歌迷，也有像我一样来接孩子
的家长。他们冒着夜寒，默默站在出口，不
时张望着等待自己的孩子出来。没有人抱
怨，没有人催促。我猜想着，演唱会现场一
定很精彩。女儿第一次在万千歌迷中与偶
像一起互动、唱歌，这份经历对她而言，弥
足珍贵。

一直等到10点半，大批人群涌出后，女
儿还没现身。我有点急了。后来才在广场一角
的人群中看见东张西望的她。她说还想拍几
张照片，我硬生生把她拉到了停车的地方。

从宁波一路狂奔回舟山，夜间车辆很
少。妻子问：“演唱会好看吗？”

“比较累，但还是值得的。”
回到家，女儿早早睡下了。我对妻子说：

“你看，女儿出发前还不忘问妈妈去不去。晚
上回家见不到你，还会问妈妈怎么不在？只
是成绩差一点，想法多一点，但也没给你惹
事。这样的女儿，你还不知足？”

妻子没有回答。其实我也知道，她是爱
女儿的。牺牲休息时间，坐车来回两百公里，
默默陪我一起完成了女儿的心愿之旅。就像
平日里洗衣、做饭、整理内务——这些琐碎
的、不起眼的付出，也是女儿成长岁月背后
的支撑与庇护。

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每个孩子都有一
个“精神胚胎”，它需要被看见、被尊重、被
允许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我们总是习惯性
地把“学习”当成唯一重要的事，却忘了，一
个人的成长还需要很多别的东西——需要
被理解，需要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热爱，哪怕
那个热爱在成年人看来微不足道。一场演唱
会改变不了什么，它不会让成绩提高，不会
让前途更光明，但它会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女
孩觉得：我的喜欢是被看见的，我的心愿是
值得被认真对待的。

我希望这场演唱会，能够修复我们与孩
子之间那些看不见的裂缝。毕竟，我们也都
曾经年轻过。

夜幕降临，时针已经指向6点
半。看着客厅书桌，心里比这桌面
还要凌乱。我知道，儿子的作业又
没完成多少。他老老实实地坐在
桌前，像一座雕像，看似认真，实
则毫无精气神，像一个没有思想
的布娃娃伏在案上。

孩子爸爸从厨房出来，询问
作业完成情况。听到还有很多未
做，他便要求儿子在一小时内把
数学试卷做完，当作一场正式的
考试，用考试的态度认真对待。
末了，还警告：“要是没做完，等
着瞧！”

儿子展开试卷。爸爸从餐桌
旁拿来闹钟，重重地放在儿子桌
前，冷冷丢下一句：“现在可以开
始了。”我坐在儿子书桌旁，看他
即将动笔进入数学题海鏖战，便
提醒他：“做数学试卷，不该先把
草稿纸准备好放在边上吗？”儿子
转头瞪了我一眼。

开始做题了。起初儿子还挺
认真，可没过多久，只见他眉头紧
锁，右手托着下巴，小声问我：“什
么是余角？”我心想，这个知识点
刚学过，怎么忘得这么快？“有余
角就有补角，自己好好想想。”我
试着用拓展思维启发他。说完，我
便去书柜旁自顾自找书。

等我拿完书回来，儿子像发
现新大陆似的，声音提高了一度：

“余角是90度的角吗？”原来他还
在纠结这个问题，我没好气地回
了一句：“不知道这个，不会把数
学书拿出来翻看一下概念吗？”

对儿子来说，学过的知识点
只保留在课堂上的那一瞬，一下
课就全然忘在脑后。试卷里重见，
又如没学过的新知识一般，只有
题目还认得儿子，儿子却只能一
脸茫然地对着它们发呆。

儿子缓缓起身去拿数学书翻
看。翻完书，他继续埋头做题，啃
完一题又一题。没一会儿，又像失
了耐心。他把左脚跷到椅子上，半
盘腿坐着，左手耷拉在脚上，身子
微微半弓，右手时而转笔，时而点
点题目。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伴随
着脑袋一低一抬，活像拨浪鼓，一
会儿看看题海，一会儿看看脚趾，
仿佛在跟脚趾一起商讨如何解决
这些难题。

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十分
窝火，但我不能发作，得忍，因为
他在“考试”。如果发火打断他，后
面的局面会十分难堪。我必须耐
心地接受他的一切认真与不认
真。于是我低头继续看书，学着做
一个会闭嘴的妈妈。有些情绪，只
适合藏在心底，让书中的故事情
节消弭内心的烦躁。

不知过了多久，儿子竟在不
知不觉中步入了正轨。他时而奋
笔疾书，时而紧锁眉头认真思索，
时而微启嘴唇轻声读题，没有一
丝懈怠的样子。那份认真做题的
精气神，很让人受鼓舞。我的心终
于感受到一丝慰藉。

这场小小的“考试”，考验的
不仅是儿子的知识点掌握程度，
也考验着父母的教育耐心。有人
说，每一棵树苗都有自己的春天，
不要去比较，要善于去发现，发现
独属于他们的光亮。

考试
□江芳

奔赴一场演唱会
□阿蒲


